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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者身份反思行业，
这位出版“老炮”有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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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 月 31

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第五

届学院知识竞赛通过新浪微博直播

平台举行。此次竞赛延续以往的风

格，以“探秘霍格沃茨”为竞赛主题，

以学院为单位展开赛事。活动由资

深“哈迷”、青年评书演员郭鹤鸣与

“哈利·波特”系列责任编辑翟灿、朱

茗然、王玥瑶共同主持，“哈利·波

特”系列译者马爱农与《哈利·波特：

一段魔法史》译者向寻、冬翌为比赛

助力。人文社“哈利·波特”编辑团

队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哈迷”共赴

阅读与竞赛之旅，观看总量近百万

人次。

为让读者全方位地体会与见证

魔法课的丰富与奇妙，比赛对“哈

利·波特”系列小说全7册所涉及的

魔法课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以课

程为线索，最终形成黑魔法防御术、保护神奇

动物课、变形术与魔咒学、天文学与占卜学、

草药学与魔药学五轮比赛环节。“哈迷”以“学

院+答案”的格式通过网络进行抢答，五轮抢

答过后，累计得分最高的学院获胜。经过激

烈角逐，以智慧著称的拉文克劳学院延续了

上届大赛的辉煌，最终赢得冠军。

“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译者马爱农和责

任编辑翟灿同读者分享了对霍格沃茨的第一

印象、最爱霍格沃茨之处以及自己最喜欢的

魔法科目。

翟灿告诉读者：“学院版第6册和第7册

已经进入最后制作阶段，很快可以和大家见

面；令人期待的《哈利·波特：魔法图鉴》也完

成了翻译工作；今年10月会推出25周年纪念

版的全7册，这个纪念版会使用大家最期待的

中国版首版封面。”

人文社在出版“哈利·波特”系列的24年

间，始终注重多种版本和周边书的开发，满

足读者更加丰富与个性化的需要，迄今已经

出版了平装版、典藏版、英汉对照版、全彩绘

本等 20 余个品种。今年，人文社继续壮大

“哈利·波特”图书家族，于3月推出由大英图

书馆编纂的官方授权周边书《哈利·波特：一

段魔法史》。该书收录了 J.K. 罗琳携手布鲁

姆斯伯里出版社与大英图书馆精心筹办的

展览“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的全部内

容。该书的两位年轻译者向寻、冬翌分享了

自己的翻译体验。翻译过程中，她们感受最

为深刻的是，“哈利·波特”中的诸多神奇想

象都可以从《哈利·波特：一段魔法史》中找

到根源。 （沈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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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8 周

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

年。为深入弘扬长征精神，激

励当代青少年勇于担当、不懈

奋斗，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日推

出人气童书作家海小枪枪创作

的“长征·我是红小鬼”系列（第

二辑）。该系列包括《1935年的

雪》《我的女兵连》《少年侦察

兵》3 册，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

的情节，再现红军长征途中的

壮丽史诗。

该系列以红军长征时期为

宏大背景，聚焦于红军队伍中

一群特殊的存在——红小鬼

（少年红军），通过主人公王小

北的视角，讲述了他如何跟随

红军队伍翻越夹金山等天险，

突破重重艰难险阻，以及在女

兵连中执行任务，不断磨砺成

长的感人故事。书中不仅展现

了红军战士英勇无畏、坚韧不

拔的英雄气概，更深刻描绘了

少年红军自尊自信、自强不息

的精神风貌，是对长征精神的

一次深情致敬与生动

诠释。

如何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让长征故事传播

得更广更远？“长征·我是

红小鬼”系列（第二辑）的

推出，便是让新时代的青

少年通过阅读跨越时空

的界限，近距离感受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刻理

解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人生的

征途上，勇于面对挑战，不断追求卓越，迈向更

加宽广、更加光明的未来。 （沈 西）

近日，资深出版人、作家龚曙光时隔5年带来散文新作《样范》。提及龚曙光，出版同行并不陌生。他是《潇湘晨报》

创办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2010年10月28日，龚曙光在上交所挥槌敲响中南传媒上市的锣

声，中南传媒成为我国第一支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担任一家出版集团“掌舵者”10余年，可以说，龚曙光一

直是出版发展大潮中的在场者、弄潮儿。

近日，龚曙光的第三部

散文集《样范》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生

动的故事和朴素的笔法，从

个人交往视角回溯了与韩

少功、张炜、黄永玉、锺叔河、唐浩明、残雪等十几位

文坛名家交往的点滴，致敬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

湖湘样范乃至时代风尚。

龚曙光的前两部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分

别出版于2018、2019年。当时，谈及创作初衷及身份

转换，他曾表示，在纯粹的写作之外，想通过亲历个

人作品的出版，站在作者的角度体验和反思自己所

在的出版行业。5年过去，这种体验和反思得出了哪

些结论？对于当前出版行业的诸多焦点问题和同行

们面临的困惑，他有何看法？在龚曙光参与新书首

发式之际，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采访了这位履历丰

富的“前辈”。

认清行业的本质

龚曙光的身份标签很多：作家、评论家、出

版家、媒体人、企业家。

从担任大学教师到历任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

第一副主任兼《理论与创作》杂志执行主编、湖南省

文联办公室主任、湖南通程国际大酒店执行总经理，

再到创办《潇湘晨报》、担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丰富的从业经历让龚曙光更注

重“跳出”出版行业来看出版。

他强调，出版说到底是个“小行业”“慢活计”，当

了作家对这种本质体会更深。“从我做出版到离开不

做出版，这些年社会和行业在发展，回过头来想一

想，任何一个行当这样上千年或者几百年、几十年一

步步走来，行业的有些本性不是技术或者说一般性

技术能够彻底毁坏或替代的。”

出版是个“小行业”。不可否认，尽管关系教育大

计和国民知识素养提升，但从功能和容量等方面看，出

版行业并非关乎“衣食住行”等国计民生刚需的大行

业。龚曙光认为，如果脱离社会整体的环境和生态去

谋划行业发展，很难走远。目前，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约

50万种。这个数量供大于求带来的问题已经很明显。

“任何东西供大于求，都会不值钱、跌价。很多人认为书

便宜了，大家就会读书，这恐怕是思维的一个向度。另

一个向度是，一种东西满大街都是时，人们反倒不在意，

甚至连它的功用都不被当一回事了。”

为了把书卖出去，各渠道图书折扣不断压低，出

版机构不得不“绞尽脑汁”变换卖书方式、寻求出路：

从线下渠道花式推广到平台电商资源位争夺、自营

渠道构建拼“家底”、直播短视频带货考验综合实

力。然而现实是，图书市场下行趋势难以扭转，行业

“马太效应”加剧、零和竞争模式下渠道疲软，短视频

电商流量“见顶”，下一个流量高地难寻。“出版量很

大、收益未必很大，甚至有些出版机构连成本都包不

住”。龚曙光认为，片面追求出版量和规模所带来的

行业“内卷”，背离了出版是个“小行业”的本质。

当下，行业“内卷”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不容小觑：

内容创新乏力、同质化严重、渠道话语权大于出版链

条上游的作者和出版方，流量书大行其道，从业者信

心丧失，等等。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粗放式发展的出版

行业，追求短期繁荣大于长期价值的案例不在少数，

各种形式的“泡沫”挤压优质产品的市场空间，“内容

为王”向“渠道为王”“营销为王”倾斜，裹挟其中的出版

机构艰难“求生”。出版精品化显然还有空间。

出版是个“慢活计”。互联网带给人类的最大改

变是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阻隔，让各环节“加速”。然

而，图书等精神文化产品，其生产和传播需要一定的

时间和空间距离。龚曙光强调，这是该类产品生产

传播需要的“硬环节”。“一个文化产品的诞生，一定

要保证它的时间周期，像种一季稻子、西瓜，需要多

少天的光照，必须保证。光照时间短了、生长周期短

了，稻子或西瓜的质量就不行。”优质内容的生产需

要给予充足的创造和打磨时间。然而当下，艺术创

作的时间节奏被互联网节奏深度影响并压缩。出版

社给予作家构思写作以及修改提升的周期也大大压

缩。公版书、编著书充斥市场，图书创作出版周期从

按年压缩到按月甚至按天计算。优质内容的生产“10

月怀胎，8个月就得进恒温箱。何况很多作品10月怀

胎还远远不够”。

龚曙光以自己的创作举例，即便写一篇1万字左

右的散文仅需2～3天，但有时修改甚至会超过20遍，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样范》中写作家何立伟的篇章，

从写完成型发给何立伟本人阅读，到这篇文章改定

发布，龚曙光用了整整1年时间。

出版传播的“过程性”。内容产品的传播是期待

与满足的过程。信息传播迅速、物流便捷的当下，读

者从看到图书信息产生期待到下单购买，再到拿到

手周期“太短了”。“好的艺术作品不应该是快销

品”。龚曙光提到，当下的销售模式中，即便大咖作

家花费心血写的作品，读者接受的过程也是快消化

的。“就像木心的《从前慢》受到大众喜爱，很多人是喜

爱‘从前慢’三个字代表的心态。”大家愈来愈意识到

有些东西是需要“慢”的。“慢下来”的过程中，读者的关

注和期待反而增强，体验感也会提升。

小红书等平台上，一些出版机构尝试在图书打

磨阶段，就“公开”过程让读者“监工”，显然也是试图

构建期待、满足期待。龚曙光认为，就文学作品的接

受方式而言，“约定”比毫无关系情况下的“邂逅”效

果要好。“比如，得知某位作家在写一部长篇，计划要

3 年，我们开始有期待。可能中间打磨需要更多时

间，期待值会上升，最后拿到书会更尊重成果，阅读

时会更投入，阅读体验就会更好。而作家在网络发

布长篇，我们刷到可能只凭前面几句话判断，感觉对

才会往下读，不对就放弃了。”

行业状态短期不会改变

不同维度的行业监测数据共同指向图书市

场下行的“结论”，出版人参加行业会议、书展免

不了诉苦、吐槽。无论行业整体还是从业者状

态都显得有点“丧”。对此，龚曙光坦言，“丧”是

正常的，并且这种状态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

一方面，技术革新速度提高，带来应对的疲惫

和焦虑。“近 30 年，新技术密集介入并迅速改变人

们的生活，从互联网出现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应用，

技术革新速度提高了 10 倍甚至不止，且都是革命

性技术，直接改变人类的传统生活秩序和逻辑。”过

去“一招鲜吃遍天”，手艺活代代传承。现在技术革

命加速，导致我们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速。当我们

还未适应并完全掌握一种新技术，又一个新的技术

已经出现，目不暇接，难以从容应对，自然会有疲惫

和焦虑感。

另一方面，未来已来，是否及何时被AI取代是管

理理念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人工智能发展的三

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对人力的辅助、对人力的替代、

对人力的主宰。龚曙光表示，我们目前处于第一阶

段，正要进入第二阶段。“无论出版还是其他行业也

好，被淘汰已经不是遥远的忧虑和未来状态。这种

革命性改变，我们无法预测。”

目前，大模型能够轻易解决一般性的文案、设计

工作，脑机芯片已经在研究、实验阶段。“假如人类未

来采用脑机学习，不需要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不再需

要阅读而是直接脑机输入，出版还存不存在？”显然，

这已经不是科学冥想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可能性。

此外，图书市场生态被破坏，也是导致这种“丧”

的直接因素。“过去有说法：‘出一本好书，出版社是

‘老大’；出一本烂书，新华书店是‘老大’。现在出什

么书，都当不了‘老大’。这让很多上游从业者感到

身心疲惫，再幸运再努力，最后结果还是要寄望于

人，自己无法把握。”图书供给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也

能直观体现当前市场生态存在的问题。龚曙光解

释，过去由供给到市场，后来由供给与市场协调，到

现在由市场向供给挤压，最后形成供给与市场的断

裂，导致现在即使按照传统出版模型、流程、管理模

式去走，现实焦虑也在增加。

正常渠道环境下，找到好作家产出好作品，编辑

发行等从业者从专业角度能判断作品好坏、估算销

量。后来，从业者都把目光聚焦在董宇辉身上，寄望

于董宇辉来“宠幸”自己的产品，并不断寻找下一个

“董宇辉”。“董宇辉”推荐的书就是好书吗？靠这种

模式卖出去的书被读了吗？“董宇辉”能影响的是目

标读者吗？这些是存疑的，龚曙光希望大家冷静思

考。“一年几十万的图书品种数，肯定不可能靠董宇

辉一个人卖。”

“科技为王”时代
廓清行业的未来

2009 年，中南传媒上市前一年，在坚信“内

容为王”信仰的同时，龚曙光曾表示出版业进入

“资本为王”的时代。后来这些年，“内容为王”

向“渠道为王”“流量为王”倾斜，出版机构在与

资本、渠道的博弈中往往很难掌握主动权。当

下及未来的出版业，到底什么为“王”？这成为

众多从业者的困惑。对此，龚曙光觉得应该分

两个维度看。

一个维度是将出版业置于社会的开放体系中。

那么，出版是服务性行业，是“小行业”，很难去影响资

本、资源和科技，肯定拿不到主动权。“出版行业服务

于人类生活的需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不大。”资本、

资源和科技等相关要素会影响出版，但出版业在某一

个时间点上很难影响它们。服务性行业不可能影响

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流要素。“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出版

主宰过资本、资源和科技这些要素，今天也不例外。”

另一个维度就是将出版放在封闭空间里。“我们

过去谈‘什么为王’这些，表面上视野是打开的，实际

上是给出版业画了一个框再来谈，是在一个小空间

里来谈的。”在他看来，这种谈论没有多少意义，更像

从业者的“自说自话”，而不是与社会的对话。

至于现在及未来什么为“王”，出版还能不能够

按照我们的想象持续，龚曙光认为，10年左右的时间

会见分晓。“未来肯定是科技为‘王’。”

他认为，未来，阅读最大的作用将不是知识积

累，而是对个人生命的唤醒。某些意义上，读书是在

唤醒人的某些潜能，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潜能，让自

己变得更“完美”。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医生不需要阅读大量专业知识和病例，便能借助

人工智能为病人找到用药、手术等治疗方案；律师不

用阅读法律条文和案例，就能靠人工智能找到辩护

思路和相关规定。人类读书的功用和作用会被颠覆

和改变。

“未来只有两种人不可能被 AI 替代：‘天才’和

具有‘驯兽’本领的人。”龚曙光表示，人工智能与人

类的关系，最终是工具还是主人，谁说了都不算。

在人工智能对人类是辅助或在有限空间替代的关

系前提下，我们可以争取成为两种人。一种是“天

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天才”的定义也

会越来越窄：必须大脑思维结构优于大部分人类思

维模型，拥有人工智能达不到的优势。另一种就是

在专业领域尽可能做到最好，能在专业领域当“驯

兽师”的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人工智能的理

解，将人工智能当猛兽去“喂养”、训练，最终让其为

我们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是在一段时间里

我们可以做到的。

Q
A

● 问 答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完整版请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微信公众号）

出版报道

记者：前段时间，出版机构与某电商平台

关于6·18大促图书折扣的矛盾引发业内外关

注。我们注意到，社交平台上许多读者的评论

和出版人的态度截然相反。读者不理解出版

机构的做法，并且觉得书还是很贵。如何看待

这种现象？

龚曙光：供需永远是矛盾的关系，在特定

的点上会形成平衡。显然，一个行业的平均利

润率与供需平衡形成了冲突。老百姓被电商

的折扣、薄利“喂养”多年，自然不会对其中某

个行业宽容。但现在最可怕的是，互联网导致

我们某些成本的降低，但同时也极大地挤压了

一些服务性行业的利润。

过去，出版业的行业利润相对较高，现

在受到挤压，这是整个互联网销售渠道打

通后的一种倒逼。如果我们把出版行业当

作服务性行业，这种倒逼带有某种意义上

的合理性，老百姓认为书卖得贵，这种情绪

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认为出版行业是创造

性行业，利润被倒逼挤压，对行业显然是不

利的。黄永玉的画卖高价，我们觉得合理，

莫言、残雪等作家的小说为什么要贱卖？

涉及人类文明的创造，是整个社会都看重

的标志。

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在这个时

代达到一定高度，那么对于精神产品的创造就

要给予一定保护。国家需要出面干预，避免过

激的“内卷”式价格战。当然，单凭一家出版公

司甚至几十家出版社与渠道的博弈，很难有实

效，可能全国所有的出版集团联合起来，会有

一定效果。

记者：年轻从业者如何提升竞争力，让自

己面对纷扰更有定力？

龚曙光：出版行业的编辑等从业者要找准

自己的方向去钻研，只要出版不“死”就会有饭

吃。然后，要加快学习人工智能，给自己赋

能。此外，要专注。干哪个行业和门类，要尽

可能钻进去，越窄越好。未来，通才都是大模

型，要钻成专家才有竞争力。相关知识和能力

只要有前人经验，大模型就具备了。因此，要

钻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人工智能没训练过。要

你掌握的这个东西大模型都不知道。当然，达

到这种程度，也需要定力。


